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形成驱动因素及模式

根据索罗的经济增长模型，一定地理空间内的产业规模的增长都离不开两类

主导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另一方面是代

表要素使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产业集群的形成同样可以归因于上述主导因素

的变化。通过研究我们发现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形成的基本因素包括三大类：

传统要素、新型要素以及要素效率。其中，传统要素主要指劳动力、资本以及土

地，三者可以说是所有产业集群形成必备条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同样

需要传统要素的支持。新型要素主要指数据、信息、知识，在数字经济时代，数

据、信息、知识所带来的影响力将不亚于甚至超过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大生产

要素，成为不可替代的新的生产要素，依托新型要素优势同样能够快速形成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要素效率主要指全要素生产率，包括集群内企业技术创新和升

级、管理模式创新和改进、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结构升级等各类提升要素系统生

产效率的因素。同三类因素相对应的有三类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基本驱动模式：

传统要素驱动型、新要素驱动型以及效率驱动型。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

类驱动模式下，需要配置或者拥有的要素并不是互斥的，只是主导的要素有所差

异。

1.传统要素驱动型

传统要素驱动型并不意味着传统要素是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唯一要素，而

是指通过本地的劳动力、资本以及土地和区位上的先天优势，吸引创新要素入驻，

或者形成自主创新体系，从而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传统要素驱动型意味着

重点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和产业天然基础，依托政策优势或者要素成本优势推动构

建创新体系，形成一定规模的集群。比如，我国早期的高端装备产业集群主要依

赖于国家工业布局带来的基础优势以及本地劳动力、土地等传统要素支持；早期

的生物医药、新材料产业集群则主要依赖于本地丰富的原料要素支持。

2.效率驱动型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变化，新兴产业集群的模式也发生巨大转变。

一方面资源、人口、投资等传统要素约束矛盾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仅仅依靠传统

要素难以进一步提升集群产出效率，也无法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为了提升集群的

竞争力，必须更加重视以技术升级和创新为牵引，实现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变。

可以说，创新在效率驱动型集群中发挥着尤为重要作用，包括科技创新、商业模

式创新以及体制机制创新等。比如，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部分早期依赖传统要

素驱动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开始向创新主导集群转型，企业纷纷加大新药研发力

度，并带动集群形成了新的竞争优势。

3.新要素驱动型

伴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一批由新技术新要素驱动的新兴产业集群

快速涌现。新要素驱动型，本质上也是由创新主导的，只不过相较于效率驱动型

模式，其将数据、信息、知识等新生产要素扩大运用和高效使用，并作为推动集

群变革发展的关键要素和最重要资源，最终提升集群的创新力和生产力。比如，

贵阳的大数据集群、无锡的物联网集群等都是典型的新要素驱动型集群。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历程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四大阶段：

自力更生阶段、对外开放阶段、融合发展阶段以及自主创新阶段。其中，自力更

生阶段和对外开放阶段主要依靠的是传统要素驱动型，融合发展阶段主要依靠的

是效率驱动型，而自主创新阶段开始越来越多地依靠新要素驱动型。

1.自力更生阶段

战略性新兴产业早期的集群主要依赖于政策布局和本地要素禀赋优势。一种

是基于国家早期的产业布局基础而出现的产业集群，并围绕优势基础产业形成龙

头企业引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链条，比如沈阳、西安在国家整体航空工业布局的

带动下，形成了航空装备产业集群；株洲、长春形成了轨道交通产业集群。另一



种是基于本地的要素禀赋优势而出现的产业集群，并依赖特殊优势资源形成一批

同类型的企业，如吉林通化市依托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涌现了一批中成药企业，

进而形成医药产业集群，云南依托有色金属的丰富矿藏形成功能材料集群等。自

力更生阶段，重点需要依托产业基础和要素禀赋优势，利用传统生产要素吸引、

培育创新动力，形成于产业链核心企业的支撑作用，打造形成具有独特竞争优势

的产业集群。

2.对外开放阶段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形成方式步入第二大阶段，该阶

段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主要依赖于融入全球新兴产业分工链条，形成本地化

产业集群。该阶段，同样是传统要素起到主导驱动作用，代表产业有电子信息制

造业。例如，广东通过大量承接国际新兴产业产业转移，依靠劳动力、土地等传

统要素的成本优势，形成一批极具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电子信息制造业新兴产业

企业和相应产业集群。对外开放阶段，重点需要依托区位优势和劳动力、土地要

素优势，积极引入国际新兴产业龙头企业落户，同时培育一批本地配套企业，并

形成产业集群。

3.融合发展阶段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 WTO，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由传统要素为主导驱动模式进入由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主导的效率驱动模式。例

如，泰州的医药产业集群，在经历对外开放阶段后，形成了国际企业为主导的集

群生态体系，但是在融合发展阶段，本土医药企业不再仅仅为国际龙头企业提供

配套服务或同质化生产，而是依托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融合发展转变为创新链

前端企业，并改变产业集群运转模式。深圳电子制造集群，在具备国际领先制造

能力的基础上，通过与生命科学结合，形成了以迈瑞等为代表的医疗器械产业集

群。融合发展阶段，重点需要强调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提升集群内各类要素的

生产率。



4.自主创新阶段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快速袭来，把握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要素带来的发展机遇成为新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重要模式。例如，贵阳依托本地传统要素优势，抓住大数据这一新要素的发展机

遇，快速形成了全国知名的大数据产业集群，并致力于打造“中国数谷”，贵阳也

成为西部 GDP新增长龙头。北京依托全国科技创新人才高地优势，形成了人工

智能产业集群，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创新型企业。自主创新阶段，一方面需要结合

自身优势，构建以新技术新要素为引领的产业体系，推动区域产业全面升级；另

一方面，需要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发挥创新人才作用。

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基本特征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是指能够在未来成为主导产业或是支柱产业的新兴产

业集群。从类型上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既包含了同一产业链环节的新兴企业

及其配套集合(即横向集群)，也包含了产业链上下游的新兴企业及其配套集合（即

纵向集群）。相对于传统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除了地理临近性特征

外，还具有显著的创新驱动、知识溢出、产业放大和技术不确定特征。从实质看，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不是单纯的创业企业家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不是单纯

的科研机构之间的技术网络，也不是单纯的产业内部的企业间关系，而是一种涵

盖了战略性技术研发、新兴技术产业化、新兴产业网络化整个过程的具有知识传

播、动态循环和创新扩散的组织间关系网络。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具有以下基本

特征：

创新驱动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往往是以高端技术为核心的企业集群，这

些集群企业掌握着核心技术或是关键技术，所以在整个产业链条中，是价值链中

具有高附加值的部分，因而抗外部风险的能力也就更强。同时，集群企业核心技

术和关键技术一旦突破，就会迅速带来相关技术的开发，使得地区产业具有国际

竞争力，呈现出创新驱动和产业战略价值的重要特征。



知识溢出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特征主要包括集群内企业之间

的知识溢出和集群内部知识向外部的溢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由于地理

接近，企业间密切合作，一家企业的知识创新很容易外溢到集群内的其他企业，

有利于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和新知识的传播，有利于促进知识和技术的

转移扩散，由此形成知识的溢出效应。这一知识的溢出效应有利于集群内企业获

取“学习经济”，增强企业的研究和创新能力，降低企业创新的成本，促进企业的

增长。另一方面，集群所具备的范围经济和区域创新效应正是知识由集群内部向

集群外部溢出的结果。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的战略性新创企业通过发挥示范和

辐射作用，能够吸引更多的战略性新创企业及相关支持机构加入，壮大原有的产

业集群，实现范围经济。在这个意义上，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是集群与创业的有

机结合。而随着大量创业企业在本地的集聚，区域经济也可以迅速做大。

产业放大性：由于地理位置接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的竞争自强

化机制将在集群内形成“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机制，这种竞争可以使企业间实现

稀缺资源的最佳配置，刺激企业创新和企业衍生，培育企业家精神。而在产业集

群内，企业在展开激烈市场竞争的同时又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如联合开发新产

品、开拓新市场、建立生产供应链等，由此形成一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合作竞

争机制。这种竞争与协作所带来的外部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是单个企业无法比

拟的，具有产业放大的作用。通过这种合作方式实现高效的网络化的互动和合作，

以克服单个企业内部规模经济的劣势，使其能够与比自己强大的竞争对手相抗衡。

另一方面，由于集群地理集聚的特征，公共物品可以在集群内共享，资源在产业

集群内具有更高的运用效率。发挥集群内企业的整体力量，加大广告宣传的投入

力度，利用群体效应，容易形成“区位品牌”，获得单个企业所无法获得的整个产

业的优势，从而使每个企业都受益。

发展不确定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产业化具有极大的不确定

性。不确定性意味着技术投资的风险性，一旦将人力、资本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投向某一技术研发领域，而最终却无法获得技术投资带来的收益时，一方面将造

成人力、物质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将降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资的积极性，

阻碍技术创新。但技术的不确定性特征也有一定的价值:不确定性的技术特征一

方面为技术后发国家的技术跨越和技术赶超提供了机遇，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竞



争与技术合作中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正是源于技术的不确定性

特征才显现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集群内的企业可以通过

联合投资分散技术创新的风险，共担技术投资的不确定性，共享技术创新带来的

收益，以集群的整体力量促进技术的创新和演进。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分布格局

分区域发展格局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

地区，中西部地区近年来正在快速崛起。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初步形成以

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以及长江中上游等四大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格局。其中，

长三角地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拥有一批实力

较强的龙头企业，产业体系完备，产业基础雄厚。环渤海地区依托大院大所集聚

等优势，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航空航天、节能环保等领域发展较快，涌现

出若干影响力较大的产业集聚区，是全国新兴产业发展的策源地。以广东省为核

心的珠三角地区，移动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生物、数字创意等产业蓬勃发展，

大量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快速兴起。此外，长江中上游形成了以武汉光谷为

代表的信息产业集聚区、以长株潭为代表的轨道交通产业集聚区以及以成都、重

庆为双核的成渝板块正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长极，并有力支撑了中西部地区

经济转型升级。

分产业领域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呈现不同的集聚和分布特征。例

如，信息技术领域，形成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部分中西部地区四大信息产

业集聚区；生物领域，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占据主导，珠三角、东北等地区快速

发展的空间布局初步成型，中西部地区呈现多元化发展模式，成渝经济圈、长吉

图地区、长株潭地区和武汉城市群聚集区医药成果转化、疫苗生产、制剂研发等

细分行业领域发展迅速；节能环保领域，主要集中在环渤海、长江经济带和珠三

角三大区域，江苏、浙江、山东、广东、上海、北京、天津等省市的节能环保产

值占全国的 50%以上；高端装备制造领域，集中在北京、河北、辽宁和山东等环

渤海地区和以上海、江苏和浙江为核心的长三角两大集聚区，同时四川、陕西、



湖南和山西等部分中西部地区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也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新材料

领域，产业“东部沿海集聚，中西部特色发展”的空间布局框架拉开，其中，西部

地区主要从事原材料生产，环渤海地区聚焦于研发，东部及中部地区主要承担原

材料加工，长三角、珠三角主要承担下游应用与销售；新能源领域，初步形成了

以环渤海区域、长三角区域等为核心的东部沿海新能源产业集聚区，在中西部的

一些区域，如江西、河南、四川、内蒙古、新疆等省区，新能源产业发展态势良

好，形成了中西部新能源产业集聚区；新能源汽车领域，初步形成了以深圳和广

州为核心的珠三角新能源汽车集聚区，江苏、上海、浙江等凭借雄厚的产业基础

和科技资源形成长三角集聚区，北京、河北等地为核心的环渤海集聚区，以及陕

西和四川为核心的中西部集聚区；数字创意领域，目前已初步形成六大数字文化

创意产业聚集区，包括首都数字文化创意集聚区，以上海、杭州、苏州、南京为

核心的长三角集聚区，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集聚区，以昆明、丽江和三

亚为代表的南部集聚区，以重庆、成都、西安为代表的川陕集聚区，以武汉、长

沙为代表的中部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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